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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北面四十多公里处 ,有一个
小镇，名字叫做水落坡。从滨博高速
阳信出入口下高速，一路向西就是小
镇驻地，路过的第一个村庄就是李家
屋子村。一排排崭新的民房高大亮
堂。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非常荒凉
的地方，连一条通往县城的路都没
有。曾有一个流传在这里的笑话：村
子里来了铁匠，等升起了火，铁砧和
大锤一碰撞，大人都喊孩子去请他姥
娘过来听这热闹的叮当声。当时的闭
塞与现在四通八达的道路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走近这个充
满魅力的文化小镇。在古城、古镇文
化极其盛行的今天，沾历史文化的
光，旅游行业算是比较热的产业，比
如南方古镇的“小桥流水、篷船桨
声”，让到访者融入江南水乡如诗如
画的意境中，又比如山西晋商留下的
名宅深院，也吸引人们纷纷去探访。

眼前这个名叫水落坡的小镇，独
具古典艺术特色的城堡式的建筑，让
人眼前一亮。宽阔的路旁，是初具规
模的盘古民俗文化创业园。店铺外，
摆放着在全国范围内分门别类收藏
收购来的石器或者其他物品。一排高
大的玉石华表柱，擎起了一个行政小
镇极具特色的形象。

现代化古典家具厂区的展销大
厅内，优质名贵的木料制作成的产
品，每一件都堪称是艺术精品。坐在
展厅门口靠墙位置的两位雕刻工匠，
娴熟的雕琢技术，一招一式、一刀一
挑都行云流水，颇有艺术家的风范。
古典家具市场蓬勃发展劲头十足，除
了世界名贵的木料和一些古木外，这
种纯手工制作的工艺是关键的卖点
之一。在盘古园区内，一块中国家具
协会授予的“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
基地”牌子，展示着现代小城镇建设
和传统文化相融合后的硕果。

走进一家古玩店，屋内有放置小
物件的货架，厅内堆满了古色古香的
家具和一些小一点的石器。在门口的
左侧，一张八仙桌，一把紫砂壶，店主
人一件深色的唐装，面目稍显清瘦，
但精神矍铄。进到店铺里来，既没有
店家推销产品的那种过分的热情，也
没有故作深沉的冷淡。很自然随意的
一声招呼：“来了，今天有点冷，喝杯
茶吧。”然后主人冲茶、烫杯、让座。一
个小镇的古玩店铺，一种似曾有过的
场景，温暖着心中的什么。

记得清朝诗人张灿有一首短诗：
“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
而今七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首诗与这个场景联系在一起，让人
感受到了人在时空和岁月中流转的
变化。虽然身为本地人，身边的小镇，
却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近和触
摸她，眼前收藏的宝贝从全国各地流
淌到这里来，在冥冥中是否与水落坡
那悠久的历史有关联呢？

店内一只根雕的雄鹰，一个枯死
的树根，经过了匠心独运的艺术加
工，一下子就有了灵魂，栩栩如生，打
动着人的心弦。非常爱惜地把这只雄
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有点爱不
释手。走进一个大厅时，一头威猛的
石狮，立在一大群石器的中间。石狮
鬃毛刚劲挺拔，奔腾着一种力量。贾
平凹在那篇《我有一个狮子军》里说
他收藏了一千个石狮子，不知道他看
到这样一个具有齐鲁文化脉络的石
狮是否会有收藏的意向。

留连于一个个古玩店铺，这些藏
品不论是在深宅大院里藏了几代，还
是掩埋在地下多少年，仿佛都在这个
冬雨绵绵的日子吟诵着历史的诗语。
当阳光升起时，会把历史赋予的味道
带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使这个滨
北小镇，越来越散发着她独有的味道
和光芒。历史中存在过的富平城，正
在擦去历史的烟尘，复活在新时代的
文化名镇中。

凭一次浅浅的相遇，是不能太深
入、透彻地了解一种地域文化的，所
能感受到的也仅仅是一些表象，但这
个小镇的古典与温馨的余味，却暖暖
地流淌在了我的心里。

风雅小镇

水落坡

邹平地处滨州西南，可以
说是滨州版图上的小家碧玉。

我最初以主人的身份定
居在邹平的时候，它的宁静与
祥和是最惹人喜爱的。那时邹
平小城远没有现在的一半大，
它淡然地处在滨州的一隅，像
一枚盛在白色瓷碗里的琥珀，
打眼一看，那丝质般的内涵也
便在其中了。

小城自然有小城的好处，
可以避开大都市的陌生与拥
挤，用恬淡装扮过往的行人。
思绪穿过散满爆米花香味的
街道，再疏疏落落地洒进晴朗
的夏日里，蓝色的湖水拥着碎
花的云朵，绿意的小山凝着缤
纷的小城，总有些情景很诱
人。闭着眼睛在街道上走，也
不必担心找不回原来的路。卖
水果的大叔站在街头呼哧呼
哧地摇着一把老蒲扇，总忘不
了招揽他的生意：“新鲜的，再
来两斤？”

不用说现在，其实早年邹
平的繁华也不落伍。两座大型
的中档商场也算气派，既是观
赏又是购物的好场所。附近还
有两个大众化的购物街，一个
叫黛溪商场，一个叫黄山商
场，熙来攘往上演着平民的精
彩。黛溪是河，黄山自然是山，

分别是邹平山水的代表，所以
早年的商场用这样的名字来
命名，也是邹平文化的一大特
色。这样的商场很随意，在街
道之上，用石棉瓦遮起天空，
阳光停在外面，雨水钻不下
来，只有些调皮的风会故意掀
起帆布的一角。

十八年前刚工作的我就
住在黄山商场的后面，住所是
三间大办公室中间又用木板
隔开的小房。我每天从街道的
间隙里穿来穿去，住所倒可以
用宁静来对应，下班的时光就
用小说或毛线来打发。情致之
外，出门或者推窗，便有小山
的一角伸进视线。山不大，却
能在小城的怀里安然而眠，这
就是邹平黄山。邹平黄山虽然
没有安徽黄山的大气，却有它
自然的秀气，给人的感觉也是
惬意的。

在城市拥一座小山入怀
的好处就是不用跑太远的路
就可以体验爬山的乐趣，风景
随着脚步而转，一些暖意随风
自然流淌。

现在我的住处早已从黄
山的北面搬到了东面，也是依
山而居，也依旧爬山。说是爬
山，其实只是沿着山路走。环
山的路很平坦，不过曲折的弧

度总能让视线有新的感觉。转
上几个弯，便会看到梁漱溟先
生墓。先生的墓地在黄山的南
面，与山石共眠，与松柏长谈，
恰合了那份宁静与庄重。墓地
往南视野很开阔，抬眼会看到
新城的面貌，想必这也是先生
所希望的。有花的季节，我会
采一束野花放在墓前。先生应
该是不会寂寞的，或浓或淡的
野花总会在先生墓前显现，相
信那些敬重与缅怀都是发自
内心的。

近几年邹平小城的长势
惊人得很，仿佛一下从一个稚
气的孩子长成了健壮的少年。
它的躯体比原来大了一倍多，
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特别的魅
力，让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小城壮大了，黄山成了南
北的分界线，新城区我们喜欢
叫它山南。

过去的黄山商场早已寻
不到踪影，它成了一条贯穿南
北的马路。

不过作为老城，这一带繁
华依旧，商家的慧眼都聚焦在
这儿，大型的超市一家挨着一
家，生怕被顾客遗漏了某种商
品的鲜活。我依旧喜欢在繁华
里游走，多半是步行，这种拥
挤对我这种有驾照却不敢开

车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严峻
的考验，所以用两腿丈量是最
便捷省时的方法。

山南新区的洁净与清爽
更富有极强的诱惑力，楼房，
街道，树木，湖水，都带着崭
新的印记。人工湖的清澈总
会让清闲变得更加安然，是
周末游玩散步的好去处。青
春的舞姿时常在湖边活跃成
一道靓丽的风景，绿荫之下，
京剧的韵味与胡琴的悠扬让
老年的风采更加夺目。孩子
的小鱼网则收获着不一样的
感动，它可以让小鱼从湖水
钻进瓶子，也可以让快乐从
鱼网钻进湖水。大人的垂钓
是休闲的代名词，无论结果
如何，总可以在时间的打捞
里找到乐趣。

老城，新区，天天上演着
不一样的精彩。旧的故事在演
绎，新的故事在加载。

邹平的美丽与恬淡总是
惹人喜爱的，在邹平小城里
游走，省略了大都市的繁琐，
多了细节的真实与感动。不
用手捧地图，骑一辆单车就
可以穿越或宁静或热闹的街
道，不用望远镜，只用眼睛的
平视就可以在小城的脉络里
细数流年。

邹平写意□成娜

□徐玉峰

在一个小雨飘零的夜晚
散步归来，我发现大门左侧冒
出了一辆四轮货车，车上摆着
几个硕大的西瓜，正是我喜欢
的沙瓤品种。一个长得比较敦
实的男人坐在车边的马扎上，
看不出他的身高，昏黄的路灯
下，也看不准他的模样。

看我走过来，他站了起来，
是一个身材中等的红脸大汉。

“标准的惠民沙地西瓜，
尝一尝。”他抽出锃亮的西瓜
刀，三下两下，就从一个切开
口的西瓜上切下一大块递到
我的手里。我很尴尬，其实我
没带钱，也没想买西瓜。

“ 我 出 门 散 步 没 带
钱……”

看我尴尬的样子，他殷勤
地说：“没关系，尝着好，先拿回
家再送钱来。”我回身看了看暗
影中的小区，尽管说不上万家
灯火，但这么多住户，难道他不
怕我白拿了西瓜不还钱。

“这样吧，等我拿了钱来
再买你的西瓜，我能用用你的
磅秤么？”

毅力差的女人都喜欢把
减肥挂在嘴上，见到磅秤总是
忍不住站上去，期待报出的数
字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

“用吧，用吧。”看我站到
磅秤上，他弯下腰，借着路灯
报出我的体重。

在这个小雨霏霏的夜晚，这
个瓜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天公总是不作美，大雨连
续下了十几天，地里的瓜果蔬
菜烂的烂，扔的扔，菜价也随
之噌噌地长，但大门左侧的这
个瓜摊的瓜价依然五角一斤，
不涨不落。不经意间，他的西
瓜摊发生了小小的变化：小四
轮边多了一个穿红色短袖衫
的女人，还多了一顶红色的帐
篷，帐篷里多了一张小方桌和
几把简易的小凳。瓜好，价格
实惠，他的生意出奇好。

说不出缘由，我对这个素
昧平生的人产生了一份祝福，
我暗暗希望他的生意能好，希
望他一切顺利。

一天，大门右侧也多出了
一个西瓜车。看护西瓜车的是
两个青瓜蛋子似的年轻人。这
样，小区门口就有两个西瓜
摊：一个在大门的左手，一个
在大门的右侧，两者遥遥相
对，互不干扰。

在每晚的散步中，我必定
经过两个西瓜摊：左侧的瓜
大，右侧的瓜小；左侧的生意
兴隆，右侧的门可罗雀。

天终于放晴了，农历六月十
四的月亮圆得出奇，亮得出奇。

我按照固定的路线，经过
右侧的瓜摊向南走去，遛狗乘
凉，这乐趣只在有风的夏夜最

为惬意。一路走来，我从大门
出发又将要回到大门原点，我
远远看到一群人围着左侧的
西瓜摊，路边横七竖八地摆着
十几辆电动车，那也是同样敞
着胸怀的乡下人。人行道上丢
着几个摔裂了的红瓤西瓜，小
凳子侧翻在地，简易的小桌子
散了架卧在草丛里，一把锃亮
的西瓜刀寂寞地躺在路边。

我的心颤抖起来，不敢停住
脚步，也不敢多看那些愤怒的表
情。我偷眼看到红衣的女人和那
个健壮的瓜农蹲在地上，十几个
男人跟他们说着什么。

“赔一万，我一年也赚不
来那么多。”我听到女人疲惫
地嘀咕着。

“不赔钱，那就滚远点，别
在老子的地盘上晃荡。”一个
年轻的声音恶狠狠地吼着。

我猛然认出，这是大门右
侧西瓜摊的一个青皮。

我走过那个红瓤翻滚的人
行道，不敢多嗅一下那碎裂的西
瓜散发出来的甜美的气味，也不
敢再回头多看一眼那几张扭曲
的脸。但我知道，今晚，这个女人
不会损失一万元，但她会损失那
几个滚圆的西瓜和苦心经营的
西瓜摊位。

回到家，我的眼前总是浮
现出那片被红色汁水染红的
土地。

我不断地想象着这对瓜
农夫妇，在别人的威吓与蔑视
中，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收拾
起残缺的桌凳，在那些虎视眈
眈的注视下，流着委屈的泪水
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地方；我
依然想象着那些虎视眈眈地
同样穿着劳动服的村民们，看
着那辆小四轮开走后的虚伪
而狰狞的笑容，他们也许正走
在通向某个小吃摊的路上，他
们一定会为赶走两个无根的
瓜农而喝得酩酊大醉……

十几辆电动车专程来驱
赶一个无根的瓜摊，这是一场
阴谋。

我想，明天我再也不会看
到那个红衣女子，也不会看到
那个健壮的中年男子了。我想
不起他俩的容貌，却记住了红
衣女子的话儿：“赔一万，我一
年也赚不来那么多！”

他们是怎样失魂落魄地
回到家里，怎样在儿女面前强
装笑脸，怎样在夜深人静中嚎
啕抽噎，怎样抚慰跌落了一地
的尊严——— 这岂是我能想象
出来的！

农历六月十五，月亮躲在
了阴云的背后。走出小区大
门，借着昏黄的路灯，我下意
识地向左侧看去——— 空荡荡
的一片夜色，干净得似乎那里
从来就没有热闹过。

苦涩的西瓜□韩淑静

滨滨州州魏魏氏氏庄庄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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